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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挑战，

风景园林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学科，其设计范式

亟待从传统以视觉和功能为主导的模式，转向以生态可持

续为核心的新阶段。生态智慧，作为人类在与自然长期互

动中积累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与价值判断，蕴含着深刻的生

态伦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为风景园林的可持续转型提供

了宝贵的思想资源。然而，如何将抽象的生态智慧系统性

地融入现代风景园林设计，并形成一套可操作、可评估的

新范式，是当前学界与业界共同面临的关键课题。

一、生态智慧与风景园林可持续设计的理论内涵

（一）生态智慧的内涵与价值

生态智慧是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，基于

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认知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形

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，该体系融合了科学认知、伦理价

值、审美体验和文化传统。在风景园林领域，其核心理

念在于尊重自然、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

谐共生。具体价值体现如下：尊重自然过程及其承载能

力，避免对自然造成破坏；顺应自然节律和地域特征，

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；以自然为师，提升景观的生态韧

性。生态智慧为风景园林设计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，为

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根基。

（二）风景园林可持续设计的核心理念

风景园林可持续设计以实现生态平衡、社会公平和

文化延续为目标，致力于追求多种效益的统一。其核心

理念要求设计具备系统性，对多种因素进行统筹考虑；

具备整体性，注重生态过程之间的关联；具备地域性，

结合地方实际条件和背景；具备过程性，关注景观的演

变以及管理维护工作。其最终目标是构建可持续的人居

环境，保障生态安全，提升环境质量，促进社会公平和

文化认同[1]。

（三）生态智慧与可持续设计的内在关联

生态智慧与风景园林可持续设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

联系。首先，生态智慧为可持续设计提供了哲学层面的

源泉，例如“天人合一”等理念为尊重自然的思想奠定

了基础。其次，它提供了地域性的知识宝库，传统经验

有助于实现设计的本土化。再次，它提供了传统的技术

方法，如雨水管理等技术能够降低资源消耗。生态智慧

通过在思想、知识和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，推动风景园

林设计实现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生态智慧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融合路径

（一）理念层面的融合：从“征服自然”到“道法

自然”

在风景园林设计理念上，生态智慧的融合表现为摒

弃“征服自然”观念，转向“道法自然”思想。“天人合

一”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要求设计者尊重场地

自然生态过程，避免过度人工干预。“顺应天时”理念促

使设计者关注自然节律，在设计中体现对自然时序的尊

重。这种融合使风景园林设计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以生态

为中心，推动设计目标提升，拓展了设计价值维度，为

构建可持续人居环境提供思想基础。

（二）技术层面的融合：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的结合

在技术层面，生态智慧的融合是传统营建技艺与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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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生态工程技术的结合。传统经验经现代科学验证与优

化，形成有地域适应性和生态效能的技术体系。如传统

雨水收集技术结合现代技术发展为海绵城市设计方法，

乡土植物应用经验优化为植被配置方案，传统地形塑造

技艺结合新技术实现精准调控。现代技术使传统经验量

化、标准化和系统化，提升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。这种

融合保留了传统生态智慧价值，赋予其时代特征与技术

优势，为可持续设计实践提供技术保障[2]。

（三）方法层面的融合：整体性思维与过程性设计

在方法层面，生态智慧的融合体现为整体性思维与

过程性设计的深度应用。生态智慧的整体性思维强调对

场地生态系统的综合认知，要求设计者在场地分析阶段

全面考虑地形、水文、土壤、植被、生物等多要素的相

互作用，避免单一要素的孤立处理。这种思维优化了风

景园林的场地分析方法，推动设计从局部优化转向系统

协同，从短期效益转向长期可持续。同时，生态智慧的

过程性思维促使设计方法从静态的终极蓝图设计转向动

态的、适应性的过程性设计。设计者不再追求一次性完

成的固定方案，而是关注场地的生态演替与系统的长期

健康，通过阶段性实施、动态监测与适应性调整，确保

设计能够响应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。例如，在植被设计

中采用“近自然群落”方法，模拟自然植被的演替过程，

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；在场地管理中引入“适

应性管理”策略，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维护措施，提

升系统的生态韧性。通过这种方法层面的融合，风景园

林设计实现了从静态控制向动态适应的转变，从形式导

向向过程导向的深化，为构建具有生态韧性、社会包容

性与文化认同性的可持续人居环境提供了方法论支撑[3]。

三、基于生态智慧的风景园林可持续设计新范式

构建

（一）新范式的核心理念与目标

该新范式以“生态智慧”为灵魂，其核心是将生态

系统的运行规律、自我调节能力与人类对景观的使用需

求深度耦合，而非单纯以人类意志改造自然；以“人与

自然生命共同体”为哲学基础，强调风景园林不是“人

类对自然的征服与装饰”，而是“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媒

介”，需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、关联性与动态性。从具

体内涵看，“生态智慧”既包含传统乡土智慧中“顺应自

然”的经验（如南方水乡的圩田景观利用、北方干旱地

区的集水造林技术），也融合现代生态科学中“生态系统

服务”“景观生态学”等理论，形成“经验验证科学、科

学优化经验”的双向支撑逻辑。

新范式核心目标是实现生态、社会、文化效益统一，

贯穿“当代需求满足”与“后代发展保障”的代际公平

原则。在生态效益上，要保护并修复生态系统健康，如

构建有自我维持能力的生态群落、提升景观单元生态韧

性、维护生物多样性、避免生态破碎化；在社会效益上，

要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满足人类游憩、交往、科普等需

求，设置生态友好型游憩路径、构建科普教育节点，确

保景观使用公平性；在文化效益上，要传承地域文化特

色，将当地景观符号、乡土生态经验融入设计，避免同

质化；在代际公平上，要不透支生态资源，如避免过度

开采地下水、不选用需长期人工干预的外来物种，为后

代保留健康生态本底与可延续文化景观[4]。

（二）新范式的基本框架与构成要素

新范式的理论框架是一个“目标-要素-实践”层

层衔接的多维度整合系统，各构成要素相互支撑、协同

作用，确保生态智慧从理念落地为可操作的设计实践。

价值导向层以生态智慧伦理为核心指引，包含三项

核心准则：一是“最小干预原则”，设计方案要减少对

生态系统的扰动，用生态工法替代传统硬化工程；二是

“尊重生态自我调节能力”，不强行干预生态系统自然演

替，对退化植被采用“辅助恢复”；三是“效益协同原

则”，拒绝单向思维，如城市公园设计实现“人-自然”

双赢。知识整合层聚焦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知识深

度融合。传统知识方面，挖掘地域乡土经验，如黄土高

原“鱼鳞坑”造林、西南少数民族“神山圣林”保护传

统；现代知识方面，引入景观生态学、生态水文模型、

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；融合路径上，通过“科学验证传

统经验、传统经验丰富科学实践”互补，如验证“鱼鳞

坑”集水效率并优化造林方案。方法技术层涵盖“生态

友好型技术”与“动态化设计过程”。技术上，以低影响

开发、生态修复技术为核心，如用生物滞留设施处理降

雨径流、进行植被重建和土壤改良；过程上，引入参与

式设计和动态监测技术，确保方案符合生态规律与使用

者需求，能及时调整。

设计实践层贯穿项目“策划-设计-施工-维护”全

生命周期，每个环节均以生态智慧为指引。策划阶段需

开展全面的生态本底调查，包括植被类型、土壤质量、

水文条件、生物栖息地分布等，明确生态敏感区（如水

源涵养区、濒危物种栖息地）与适宜开发区；设计阶段

需基于本底调查优化方案，如将建筑布局在非生态敏感

区，道路设计顺应地形以减少土方开挖；施工阶段需采

用生态工法，如避免使用大型机械破坏土壤结构，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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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材料（如乡土石材、木材）降低碳足迹；维护阶段

需推行“自然化维护”，如减少人工修剪频率，让植被自

然演替，仅在出现生态风险（如外来物种入侵）时进行

干预，避免过度人工维护导致的生态系统依赖[5]。

（三）新范式的实践特征与实现途径

该新范式在实践中呈现四项核心特征，每项特征均

直接指向“生态智慧落地”与“可持续性提升”。一是地

域性特征，强调设计需与地域生态条件、文化背景适配，

具体表现为选用乡土物种（如华北地区选用国槐、白蜡，

而非需高温高湿环境的棕榈科植物），避免外来物种入

侵破坏本地生态平衡；融入地域景观符号，如苏州园林

设计中借鉴当地水乡的“水巷”“石桥”元素，使景观

与地域文化语境一致。二是低成本维护特征，核心是构

建“自维持生态系统”，减少人工干预成本，如通过乔灌

草复层群落构建，利用植物间的共生关系（如豆科植物

固氮滋养其他植物）提升群落稳定性，降低施肥、病虫

害防治需求；采用透水铺装、雨水花园等设施，减少人

工灌溉与排水系统维护费用。三是公众参与特征，强调

风景园林不仅是“设计师的作品”，更是“使用者的共同

资产”，设计前期通过座谈会、问卷调查收集居民游憩需

求、文化记忆，设计后期组织居民参与景观维护（如社

区花园认领、植物养护培训），既提升居民对景观的认同

感，也降低专业维护压力。四是生物多样性特征，通过

优化景观结构为不同生物提供生态位，如构建“乔木-

灌木-草本-地被”复层植被，为鸟类提供筑巢空间、为

昆虫提供觅食场所；保留自然水体、湿地等生境，避免

景观过度硬化导致的生物栖息地丧失。

新范式的实现需通过四项具体途径，形成“理念-

人才-标准-优化”的闭环支撑体系。一是加强生态智慧

相关教育，在高校风景园林专业课程中增设“乡土生态

智慧”“生态系统服务设计”等模块，在行业培训中加入

“生态工法实践”“生态监测技术”内容，培养兼具生态

认知与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；二是完善可持续设计评

价标准，将“生态智慧融入度”转化为可量化指标，如

“乡土物种占比”“雨水渗透率”“生物多样性指数”“维

护成本占比”等，替代传统以“视觉美观度”为主的评

价体系，确保设计方案从源头符合可持续要求；三是推

动跨学科协作，建立景观设计师与生态学家、水文专家、

文化学者的协作机制，如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，景观

设计师负责空间布局，生态学家提供植被重建方案，水

文专家优化雨水调蓄系统，避免单一学科视角导致的设

计缺陷；四是建立长效后评估机制，项目建成后每3-5

年开展一次综合评估，内容包括生态效益（植被覆盖率

变化、水质改善情况）、社会效益（居民使用率、满意

度）、文化效益（地域文化符号保留度），并根据评估结

果调整维护策略，如某区域植被覆盖率未达预期，则补

充乡土物种补植，确保景观长期符合可持续目标。

结语

生态智慧与可持续设计的融合不仅为风景园林领域

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为更广泛的城市建设与自然共生提

供了范例。通过理念、技术与方法层面的多维整合，这

一新范式展现了其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中的深远意义。

它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，倡导从单纯的功能性满足

转向对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关注，并以地域适应性、文

化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为核心，构建了一个兼顾科学性

与人文关怀的设计体系。未来，随着跨学科协作的深化

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，基于生态智慧的风景园林设计

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、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

挑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。这种以生态智慧为灵魂的

设计哲学，不仅是对传统园林文化的延续与发展，更是

通向真正可持续人居环境的关键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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